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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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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让大家顿感惊奇不已，纷纷都往车
窗外看去，就见敲门人正坐在一辆疾驶的摩
托车后座上，摩托车与面包车并行！那人拿下
了头盔，蓬头垢面。“尤子奇，忻小伙!停，停一
下，我是大师！停停车！”坐在后排靠窗的尤子
奇伸头一看，也大吃一惊。他辨认出真是光头
大师！他怎么追来了"！
车子停下了。大师急急跳下车来，随手塞

给驾车者两张钞票。几步窜到中巴车门前。
忻飞和尤子奇下车了。大师伸出双手：

“啊呀，我在飞虎队纪念馆就叫你们，到这里
才碰上了！”大家都围拢过来，怎么忻总的朋
友一个比一个邋遢，一个比一个落魄？
“大师，你怎么来了？还搞成这样？”忻飞

接过他的背包，同大师的交往在他心头积累
的情感是复杂的。“哎约，你问他! ”大师用手
一指尤子奇，气不打一处来，“我这一路给他
害得好苦，被他莫名其妙地骗到新疆转了一
圈，还给他扔下了！”“哪里哪里！”尤子奇红着
脸辩白道，“我们都在魔鬼城迷了路，我出来
后，想打你电话，可手机摔坏了，昨天下了火
车才修好。”“好了好了，不说了，总算让我给
赶上了，忻飞老弟，我就是要参加你们的新公
司，我会把那个外星人遗物送给你们，算作加
入公司的见面礼。”
忻飞有些诧异：“大师，加入我们公司可

不是我一人能说了算哪！”“唉，俗话说，人才
难得，我一个空军老机械师还加不了你们民
营公司吗？”施道环又摆起谱来。
尤子奇轻声凑近他耳朵说：“你这话千万

别往下说了，他们公司人才可不少哪！博士都
有好几个!”“噢噢，”大师眼珠子一转，把语调
放下来了，“忻飞老弟，不，从今天开始要叫你
忻总了，那我今个儿先郑重向你提出加入公
司的申请，也请各位多多包涵。”他抱拳向周
围转了一圈。
在随后的参观中，他不断与创客们套近

乎。然而，当公司准备继续开会时，忻飞却劝

退了他，说是这是公司内部的会议，让他和尤
子奇一起在走道旁的椅子上歇会儿。

尤子奇注意到他的眼光不时地瞟着他
们。他们言语热烈，掌声不断。突然间，大师叫
了起来：“哎，你看你看，他们吵起来了。”
尤子奇望过去，哎，忻飞他们头颈直直

的，真像斗鸡似的在争论着什么。
原来下午续会开始时气氛还好好的，热

烈的掌声顺利通过了公司章程以及对财务、
网安、公关等几个部门负责人的提名。然而当
忻飞做完公司发展报告后，却引发了不同的
意见，尤其是将核心项目确定为无人空天飞
机时，分歧更大。而且发难的还是公司内学位
最高的唐博士唐老鸭。
“请问忻总，现在在世界上还没有一架真

正的空天飞机，你不感觉到风险很大吗？”“创
客就是要做前人没做的，怎么了？”忻飞最后
是用自己的 #$%的权力维护了空天无人飞
机这个核心项目。这时天色在悄然变化，先前
还是阳光灿烂，现在乌云从西边压了上来。
接下来，小门神谈网安问题：
“员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研发团队由

原来的创客平台发展为互联网公司，以后对
网络的依赖更大，网安成了突出的问题，最近
这段时间来，我比较了好几个网络安全系统，
也去了几个公司考察。我加班加点做出了一
款安全外插件，为我们企业运转提供完善的
在线防护，并将不断更新，希望各位像保护自
己眼珠子一样保管好……”
就在这时，一阵强风刮来，地面上砂石弥

漫，“啪啦！”公司旗子一声响，那旗面竟然飞
离了旗杆，飞上了天！众人都看呆了。十几米
外的大师惊呼：“不好，大旗吹折，出师不利！”
尤子奇伸手堵住他的嘴巴：“乌鸦嘴！这

怎么叫出师不利，旗杆又没折断，公司旗面飞
上天是件好事，要知道他们这家公司可是飞
行器制造公司！”
“啧啧，等着瞧吧！”
公司在芷江的参观聚会及成立仪式借宿

后，忻飞回到上海便一头扎进了新无人机改
进升级的研发中，那新机性能虽比前时有所
提高，还经达哥推荐去苏北靶场参加一回军
演，但那短暂的飞行中有些指标未能达到设
计值，还得花大力气攻关！他像母鸡孵蛋似的
整整一个月没离过“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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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一米七八左
右身高，头发留得很长，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模样长得不算难看，瘦削的脸型，浓眉大眼，
鼻子坚挺，说实话应该算是英俊的。他上身
是褐色夹克，下边是蓝色牛仔，有点像喇叭
裤，一副典型时髦青年的打扮。

记得我查阅过当年的公开资料，有一张
单冬宝法庭受审的照片，和眼前的样
子差不多。我有把握，我敢断定，就是
他，他就是单冬宝。

目标在移动，他几步走向储蓄
所，就站在门口，也不进去，往里面打
量。赶紧起身，跟到他身后，离他脚边
三五步的样子。他不进去，那我进去。

黑色的柜台有点高，上方并没有
防弹玻璃，说实话还不如从前的当铺
安全。柜员工作区和客户区之间还有
一扇铁栅栏，我钻了进去。

里边只有两把木头椅子，桌子
上整齐地码着几摞不高的票据。居
然没有计算机，连记忆中最老式的
&'(电脑也没有。沈翠真和她的同事
面向柜台，并排坐着，她们跟前分别有一位
老太，两边的对话就是关于存款取款、定期
活期之类。
找到了，两人的桌子中间下方，有一个白

色的小拨把，原来不是想象中的红色按钮。这
个，应该就是报警装置。警铃就在一侧墙上，
几乎接近屋顶位置，很熟悉的形状，铁制，黑
色，圆形。跟从前学校里上下课、单位里上下
班用来提醒报时的闹铃一模一样。

柜台外边人渐渐多起来了，沈翠真她们
核对、开单、收款、发款，忙得不可开交。看得
出，虽然忙碌，但井然有序，两人的动作十分
娴熟，看着就像舞台上表演扑克的魔术师。

我紧贴地面，悄悄地、缓缓地匍匐前进，
既不能让她俩察觉，也不能让柜台外的人发
现。跳远也好，跳高也罢，起跳之前助跑必须
到位。战斗打响前，兵力部署必须到位，即使
只有一名士兵。《孙子兵法》里说“兵者，诡道
也”，又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现在，我就
是要学以致用，实践兵书上的道理。瞅准空
档，我迅速出击，几步助跑，一个起跳。

铃声大作，可预期中的慌乱并没有发

生。沈翠真的动作比我想象中快得多，微微
一愣之后，白色的拨片迅速回复到原位。
“哪来的野猫？”她的同事也发现了我，

一边骂，一边站起身来，抬脚向我踢来。“看
你往哪里跑！”沈翠真也跟着站了起来，加入
战团。腾挪空间实在局促，这里并非我理想
的战场，但眼下值得背水一战。我一门心思
想着再发警报，奋不顾身地往白色拨片靠

拢，仿佛它在向我发出呼叫“长江，
长江，我是黄河，请向我靠拢”。但同
时，我又要躲闪两个娘们的臭脚。一
边纠结，一边害怕，动作也不那么利
索了，差点就挨了一脚。
撤撤撤，再不撤就完蛋了！我惊

惶逃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门
外噌的钻了出去。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我一心要救她们的命，她们却恩将
仇报，一旦被踢中，两脚就会要了我
的小命。据调查，街头流浪猫平均寿
命只有两年左右，饥饿、疾病、恐惧、
车祸，族群内的攻击，人类的虐待，
无一不是死亡杀手。今天，我这是冒

着生命危险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我的初步结论是，情况很可能属实。
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紧张得要死，这是

曾经的同类第一次袭击我，一股有家难回、报
国无门的悲壮感油然而生。单冬宝目睹了我
的狼狈，但他似乎没有察觉出什么。他坐在他
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后座上，面向储蓄所的
大门，叼着烟，晃着腿，两只贼眼不停地乱转，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家伙心理素质真好。

方才的警铃大约响了两到三秒，时间太
短，效果显然没有达到。严格地说，非但没有起
到预期中的效果，我甚至怀疑反而会助长单冬
宝的胆量。什么报警系统，就是一个破铃，而且
还是一个孤铃，没有也不可能联网，因为根本
就没有网络，甚至没有“)*+”报警系统。这样的
警铃和闹铃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计划实施尽管打了折扣，但毕竟部分成
功了，可没想到效果竟然是这样，核按钮发
射的原来是一枚臭弹。那当年媒体报道中提
到警报声让单冬宝心生恐慌而开枪，这个报
道是否客观真实？
总之，我失算了！


